
周克希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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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之后，周克希渐渐萌生一个想法，
这部七卷本的小说，不妨有个选读的译
本。“阿纳托尔·法郎士是普鲁斯特年轻
时极推崇的作家。!"!"年，普鲁斯特的
《在少女花影下》（《追寻》第二卷）参评
龚古尔奖，当时已 #$岁的法郎士表示
不想读这本书，他叹息道：‘生命过于短
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周克希说，
我们当下的社会，各种压力更大，跟普
鲁斯特的长卷相比，我们的生命似乎更
短暂。如果能编一个《追寻》选读本，选
取原作中的片段，原封不动地保留下
来，然后用“串联词”把它们串联起来，
把故事脉络和人物关系交代清楚，也许
能让更多的人有兴趣、有时间、有勇气
读它，让更多读者领略普鲁斯特到底好
在哪里。如今，周克希已开始和社科院
的“普学家”涂卫群一起着手编译选读
本，“这件事，做起来一定会有重重困
难。若要做成它，首先还得要有颗平常
心。有了平常心，才可能走得更远。”周
克希说。
如今，周克希还保持着一颗年轻的

心。小孙子今年 %岁半，爱看童书，于是，
周克希翻译了一套“世界儿童文学名著
绘本”。目前，他还在应约翻译《福尔摩斯
探案集》，“还不觉得自己很老，翻译使我
感到人生更充实，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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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克希坦言，他一直对前辈的手迹
很有兴趣。他的随笔集《译边草》虽然是
写翻译的，但也加了几幅手迹插图：汪曾
祺、普鲁斯特、奥斯丁的手稿，“手稿让我
对作者有一份亲近之感。”周克希说，他
曾看到汪曾祺在一篇小说后面用小字写
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
心里软软的。
有了电脑之后，手稿越来越少。但周

克希还是给自己定下规矩：先把译文信
手写在纸上，七涂八涂改上一两遍后再
录入电脑，在电脑上改定。“这些涂涂改
改的初稿，像我这样的普通译者，一般不
会刻意保留。但有些译稿，还是保留了下
来———因为它们对我个人而言，有某种
纪念意义，比如，上面留有父母为我誊写
译稿的手迹，或者记录着朋友对译稿的
修改意见等。”
在一次讲座上，我通过大屏幕上的

&&'见过周克希的部分手稿，只见译稿
边上满是颜色笔的勾画，有时一字之差，
也要涂改两三个墨团。
上了年纪后，周克希开始考虑藏书、

手稿的归宿问题，正巧上海图书馆来联
系收藏手稿一事。“我很感激上图，给了
它们这么好的归宿，只是被收入‘名人手
稿馆’令我有些惶恐不安。”在捐赠《包法
利夫人》《小王子》《基督山伯爵》《追寻逝
去的时光》手稿的同时，周克希还将自己
译文集的签名本一起赠送给了上图手稿
馆。此外，他还选取了所翻译的普鲁斯特
《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二十一个段落，
用毛笔抄写，取名“追寻廿抄”。
下半年，上图将展出这些手稿、签名

本和书法作品，并将手稿编辑成书，取名
《译之痕》，以飨读者和翻译爱好者。

“有些译稿，还是保
留了下来———因为它们
对我个人而言，有某种纪
念意义，比如，上面留有
父母为我誊写译稿的手
迹，或者记录着朋友对译
稿的修改意见等”

和周
克希聊天，

发现他是个儒雅、
安静的人，但从他的译作

中，你又很难读出他的性格：
《侠盗亚森·罗平》中，他的文字活
泼、灵动；《基督山伯爵》的译文注
重时代色彩，浓墨重彩而又生动流
畅；《追寻逝去的时光》，因为原文
是法国语言文字的高峰，所以周克
希翻译起来，追求清新典雅、举重
若轻的风格，用他的话说，“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

去年5月，周克希将自己的翻
译手稿及译文集签名本捐给了上海
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今年
下半年，上图将展出这些手稿，并将
手稿编辑成书。近日，周克希接受本
报专访，他说：“我有幸既遇到好家
人，好老师，又结识好朋友，他们指
点我、鼓励我、帮助我，使我在既有
欢欣更有艰辛的文学翻译之路上一
路走了过来，留下了一些浅浅的印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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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里，我的父母
相继去世，如今每当见到他们
抱病为我誊写的一稿，我的心
头就会变得异样沉重……”

)

“翻译是一种感觉，也就是找
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

“这件事，做起来一定会
有重重困难。若要做成它，首
先还得要有颗平常心。有了
平常心，才可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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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克希在阅读 王寅摄于 "#%&年 '月 "(日

! ! ! !用周克希自己的话说，“译之痕”是
翻译生涯中留下的痕迹，是一种回顾。回
顾他的大半生，他用“三十年数学，三十
年翻译，中间交叠十年”来形容。

,"$"年，周克希考入复旦大学数学
系，毕业后，进入华东师大数学系当了老
师。“文革”中，周克希偶然结识了上外法
语系老师蓝鸿春。于是，他每周去蓝老师
家一次，学习一小时法语。“我酷爱读小
说，读中学时，几乎一天看一本书，学法
语的初衷也只是为了能读点法文小说。”
周克希回忆。但蓝鸿春很认真，让周克希
不好意思不认真学。周克希向蓝老师学
了将近两年法语，“她家在淡水路的小
楼，在我心中留下温馨的回忆。”

("-. 年，华东师大公派周克希去
了法国，两年里，他读到了更多的法语
文学，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
人生道路应该更宽广些。回国后，周克
希仍在数学系任教，开始利用业余时
间翻译。("-+ 年初，周克希在校图书
馆看到都德的长篇小说《不朽者》，这
让他动了翻译这本小说的心。他译得
很投入，花了 + 年时间，年迈的父母也
曾帮着誊抄译稿。但那几年，周克希度
过了心里最难受的日子，他在《不朽
者》的译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这几年
里，我的父母相继去世，如今每当见到
他们抱病为我誊写的一稿，我的心头
就会变得异样沉重……”
在周克希的翻译道路上，有很多亦

师亦友的前辈。三十多年前，当时，还只
是翻译“票友”的周克希带着自己誊抄的
译稿拜访了翻译界前辈郝运。“在我想象
中，郝先生应该住在一栋面对草坪的小
楼上，精致的大书橱里摆满外文书，喝着
咖啡，说不定还抽着烟斗。”但到了那里，
周克希发现，郝运住在一栋旧式石库门
房子里。还要穿过几家合用的厨房，爬一
条又陡又窄的楼梯，最终才在一堆凌乱
堆放着的稿纸后面见到了偶像。令周克
希欣喜的是，他的翻译习作得到了郝运
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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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 -.年代中后期，周克希应译文出版
社之约，重译了《基督山伯爵》和《包法利夫人》。
当时，他已是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和教研
室主任。然而，出于对文学的兴趣、对前辈译者
的心仪和翻译的热爱，周克希在知天命的年龄
想到了改行。“回想起来，触动我的是一句言者
无心的话。”周克希回忆，当时，他在华东师大的
同事张奠宙对他说：“人生要留下些痕迹。”周克
希义无反顾地决定改变下半生的人生轨迹。

$.岁那年，周克希改行进了译文出版社，
投入外国文学的编辑与翻译工作，开始了自己的
第二次人生。“翻译是一种感觉，也就是找出文字
背后的东西的过程。”周克希说，翻译的所谓甘
苦，往往就在寻寻觅觅中。有一段时间，他的床边
总放着纸和笔，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
或句子，马上摸黑写下来，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
斜斜的字，心里充满欢喜。
采访周克希，不得不说他翻译的名著《追寻

逝去的时光》。其实早在上世纪 -.年代末，周克
希就受译林出版社之邀翻译这部小说的第五卷
部分。“那是接受一种挑战，大家都说难，我就想
试一试。”/.世纪末，周克希再次有了翻译普鲁
斯特的雄心：“我一个人来翻会不会更好些呢？”
朋友的鼓励让他跨出了尝试的步子，他译了最
有特色的第一卷、写得最美的第二卷，还译了涉
及文学艺术内容最多的第五卷，并将自己翻译
的版本取名为《追寻逝去的时光》。


